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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八节到了，每个女人的心
都有些欣欣然了，尤其是在我们
这个以女人居多的科室里，不用
任何的烘托，单我们自己就把过
节的气氛营造出来了，一会儿猜
公司里会给我们发什么礼物，一
会儿又讨论三八节哪个商场哪个
品牌有促销活动，一会儿又计划
到某家美容美发机构凑伙，一会
儿又预订某个饭店的三八女人养
生宴……就这样，你一言，我一
语，犹如烧开了的锅，“咕嘟”“咕
嘟”地冒着热气，直羡慕得旁边那
两位男士吹胡子瞪眼。

哼，生气有什么用呢，谁让俺
们是女人呢，公司都给俺们女人
半天带薪假，你们还能说什么呢，
直接就认了吧，当然不能光认，同
时还要继承以往的优良传统，在
三八节那天里，不仅要包下所有
的工作，还要自掏腰包买零食给

俺们这些“女王”吃，否则，以后的
日子会不好过的。
三八节是隆重的，在公司也是

被重视的。公司每年都会在这一天
的上午举办女性专场活动。在活动
里，公司会寓教于乐地安排《妇女
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和女人有
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让我们女人
对自己应有的权益知根知底。之
后，公司会请一两位专业老师来为
大家进行女性讲座，如何化妆，如何
搭配衣服，如何养生，如何让自己保
持一份好心态，当然，如果你愿意的
话还可以充当模特，让老师给你现
场化妆，从而过一把明星的瘾。
学习完毕，就是女人们最疯狂

的游戏时间了，猜价钱，猜词语，夹气
球……各种小游戏翻新不断。在这一
环节里，游戏是好玩的，奖品也是不
错的，笑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闹够了，玩够了，接下来就是

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公司工会要为
大家送上今年的礼物，一人一份，
心生欢喜。别小看这个礼物，它可
是经过大家民主投票决定的，是大
家认可和喜欢的，当然更喜欢的还
是拿着奖品骄傲地从男同事眼前
走过。

上午活动，下午自由支配，有
的人会留在公司活动室里玩扑克，
打台球或是健身，而我，基本会迫
不及待地赶下一个场子———消费。

我和同事们早就商量好了要
去买我们已经看好的牌子，一直拖
到三八就是想要找个充足的理由
去把家里那个男人的嘴堵上：“一
年不就这一天嘛，都辛苦一年了，
你不送了，我自己买个东西犒劳一
下自己还不行啊？”于是乎，凭着
腹中久藏的这句基本没有答案的
经典对答，我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
把自己想要的东西买回去了，高兴

而痛快。
逛累了，我们还要吃，选最喜

欢的饭店，和同事朋友痛快地分享。
平时，光给家里那俩人省着了，但三
八节，可不能那样了，一定得想得
开，人生要及时尽情享受，好不容易
才大赦一天，还不赶快抓紧。
玩够、吃饱、喝足，我就会拖着

疲惫的身躯、愉快的心情赶到最后
一个场子———家里。那里，有另一
番天地，我会以三八节的各种理由
让那俩人为我服务一把，倒水，削
水果，按摩……总之，那天我就是
女王，也要享受被伺候的幸福，而
且享受得名正言顺。

公司、商场、饭店、家里，一个
接一个的场子，让我像逃出牢笼的
小鸟，没有了任何的约束，心得到
了彻底的放松，积攒多日的家庭辛
苦和职场劳累也终于被洗掉了，幸
福得像一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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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姿 苗青 摄

幸福赶场 !魏亚丽

域 外 一 脉

! ! ! !今年春节，我又是跟女儿一家
团聚着过。女儿住于美国东部费城。
她家所在的学区里，有一个学校，是
课余教中文的，每年春节前都要办
“春晚”，规模虽小，却也热热闹闹。我
们全家，是那“春晚”的积极参与者。

学校起名为“长青学校”，很中
国化的校名。上课时间是周六周
日，节假日则开设短期强化班，连
着上几天十几天，专攻一门课，很
有点像我们这里的趁着寒暑假为孩
子们猛开猛上的这班那班。“长青”的
校长是个福建人，五十来岁了，属于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老留学生。他在
波音公司里任职，理工科出身，干的是
技术活，业余却热衷于办文科类学校，
专司中华文化艺术的传承。据我所知，
这个“长青”学校都开了十几年了，
越办越红火。校舍是租用的，搬过
好几次，眼看着规模越来越大了。

那学校主要教中文语言，根据
学生的中文程度分了学前和一、
二、三、四、五，一直到六年级，开的
科目，按“听、说、读、写”分门循序
渐进，跟我们国内的教学完全不
同。我看过他们自编的教材，从语
言的应用角度而言，还挺有系统性
和科学性。除此之外，学校还设立
了武术班、书法班、中国水墨画班、
中国民间舞蹈班、太极拳班、跆拳
道班等等，学生不光是孩子，也有
成人。成人学生中，许多是本来开
车接送孩子的家长，学生上课，他
们在休息室里呆坐，后来发现与其

这么候着，不如也学点儿什么，从家
长就转化成了学生。其中有些本来
就有个什么特长的，干脆就当了教
师。我知道那个跆拳道班，前几年是
没有的，后来学区里搬进来一个虽称
不上大内高手但会几下拳脚的，据说
还有“黑带”级别，于是就开拓出了一
门新学科。还有一个“国标舞班”，全
是成人，以中年人为主，看他们在地
板滑滑的练身房里拉开了架势跳那
种手指点向天空的“恰恰”，还有步
调一致有点“文革”时期的“十六
步”，总会让我想起我家附近七宝广
场上天天清早准时抵达的阿姨爷叔
们，心中升起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在亲历这

学校所主办的“春节晚会”上体会得
尤为强烈。“长青”每年的“春晚”，已
经成了附近很大一片地区的隆重
的、传统的、盛大的中国节日活动。
时间倒并不一定在除夕，只选一个
临近“中国年”的周末便是。有一年
正值暴风雪，那雪下了有半尺厚，
“春晚”还是雷打不动，家长带了孩
子还是从四方驾车赶来，基本上没
缺席的。“春晚”内容很丰富多彩：全
校十几个班，百余个学生，几百个家
长亲友，几乎全体上阵，在礼堂里表
演一大串节目，有唱歌，有跳舞，有
武术，有魔术，更多是诗歌朗诵（当
然是用中文），有时还有乐队演奏，
甚至还有小品（当然也是用中文）。
从来不请什么专业表演团体，全是
校内师生自编自演，场内掌声口哨
声尖叫声欢笑声热烈非凡。今年这
“春晚”竟上了一个我们国内早已被
洋派“!"#”（饶舌）替代了的“三句
半”：四个孩子打着地道的中国小锣
小鼓，绕圈走，念道：“我们上来表
演，说的是三句半，水平虽然很臭―
―别走开！”让全场大笑不止。
表演往往历时二小时有余。演

出结束后，全场老少一起拥到礼堂
门口，那里早已摆开了点心吃食饮
料，都是由家长们带来的，拼成一条
长蛇阵，中式的西式的琳琅满目，可
尽情吃喝，一旁则同时开着游戏房
和歌舞厅，任你遨游或歌舞升平闹
到午夜。最后，校长还会给每一个十
八岁以下的孩子发一个“红包”，虽
那写着“福”字的红纸包内只一美
元，但也是正宗的“压岁钱”了。
彼岸的“春晚”，参加时真是“别

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有许多
传统民俗，在国内被逐渐地淡化
了，可是生活于异乡他国的龙的那
一脉子孙，却珍视珍爱珍守并执著
地传承着呢！

彼岸的“春晚”!王晓玉

! ! ! !无人陪伴的夜晚

是一个蹒跚的老人

在生命的断层里

独饮潮湿的月光

我一次又一次 轻唤着

用你美丽的名字 填空

你的名字 如四月的蚕

沿着黑夜的边缘

悄悄爬上我蠕动的双唇

偷食我的 一瓣心叶

一直想 将我所有的岁月

缩成一夜 有你

温柔的目光 洒在额头

炽热的躯体

借你一点绛唇

擦亮一星火花

爆炸在 一片

永恒的阳光里

! ! ! !我说：一个朋友与青梅竹马
的爱人离了。理由是他不如以
前般千依百顺了，那种大男子主
义令她心意难平。我问她疼吗？
她莞尔一笑：我不能疼，我要让
它疼了，它就会干扰我的余生。
你惊异她如此淡定。
你说：朋友们闲聊，说夫妻

关系就像自己的左手握右手，没
了感觉。
我不由得双手相握，却感觉

彼此很亲密。我把双手放在你
掌中，心里升起一缕柔情。我的
爱人，十年，十年我们相爱着。
十年的时间，我们在孤独的心田
里收获着丰饶的情感。亲爱的，
你是否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感
谢我们能有如此的喜悦，感谢这
份生命的礼物。
我又说：有个朋友的丈夫出

轨了，她好痛，她痛是因为她依
旧爱他。那变味了的爱啊，她要
何去何从？她明白不能这样下
去，她在疯狂的购物中发泄，在
一味的指责中哀怯，在丈夫的
羞愧里怒吼。那犯了错的人悲
伤地说：你一定要我错上加错
地离开你吗？她终于在痛定思
痛后，在他的怀里让时间把哀痛
慢慢抚平。
你说：生命的长河里难免会

出现暗流，有爱便好。
我继续说：她的伤不会愈

合，她对他会有信任危机。
你说：经历过，会更明白爱

是什么，相信爱的力量吧。
我对自己说：你开始不重

视我了，你更看重工作，交友，

娱乐。
我忧伤地惆怅着，难道我的

忐忑只是自我折磨？亲爱的，我
是如此地不能没有你。

那带着毁灭性的猜疑鼓动
我流泪，委屈，挣扎。我面对着陌
生了的你，告诉自己，你玷污了
我的爱情。我要告诉你，可我又
何必要告诉你。我用沉默考验我
的爱情，我轻轻地叹息，期待着
你来为我掬起纷纷扬扬坠落的
心香。
你一如既往无视我。你怎么

会感受不到我纠结的内心，你怎
么总是让我重复着这种心情，你
怎么舍得我为你苦恼而不去改
变，你这个麻木的人啊，我的忧
伤终于满溢了。可是我知道，我
只是不喜欢你的行为，而不是你
这个人啊。
我要如何与你相处？你要怎

样我才能满意？改变习惯会让你
快乐吗？改变自己我要试着去做
吗？亲爱的，你感受到我的这份
孤独吗？你曾经感受却视而不见
过吗？你知道我需要你的温柔的
爱情吗？
你无辜地说：我很宝贝你。
是啊，你的宝贝在静静的一

隅静静地想你，日复一日的落寞
里，与夕阳挥别，关住一屋的相
思，漫过我的心房。

哦，爱人，你是万千世人中
的一个，能够明白情的高尚。你
可曾读懂过一个个凄美的结局，
捕捉到了它的一些宿命吗？隔着
距离，在你的心中，你能感觉到
自己完全地属于我了吗？

! ! ! !我的先生（即老
公），被一位从画家成
为作家的曾经的学生
称为夫子。想想他的学
养，处世，格调倒也与
此名相副。

我识他时，只知他
是上海美专最年轻的
老师，至于他本人的水
平如何，当时我这个只
爱画画而不懂画的中
学生就不得而知了。直
到我有次去上海美术
馆看画展，发现放在最
显眼的地方，围着看的
人最多的那幅画，就是
他的作品。

时任报社编辑的
父亲告诉我，他在画家
中属思维活跃的一位。
他只要投稿，小说，散
文，艺评，无一不被采
用。如果不是“文革”，
夫子倒也可能走上了画家$作家$电
影编剧的道路。他也坦承，如果不是美
术比赛第一名而跳级被美院提早收
去，他就会去读中文，写小说，可惜在
早期的政治运动中，写了几十万字的
书稿被他付诸一炬了。
“文革”开始，正值创作黄金年代

的他，卷入了运动斗争，无人可避。“文
革”中期开了个黑画批判会，批判沪上
六人，刘海粟，程十发，丰子恺，刘旦
宅，林风眠以及夫子，当时他最年轻但
也被批得最厉害，目前他是仅存在世
的一位。在那不能把握自身前途的时
代，他得了忧郁症，头痛失眠，不能工
作，更不能画画。

%&年代末，他排除万般刁难，来到
香港。在查良镛（金庸）创办的明报月
刊上发表文章讲述那苦难的经历。也
在报上连续发表绘画教程，马上被香
港中文大学进修部吸纳为艺术导师。

我最近翻看他 %&年代末发表在
香港华侨日报上的那篇“上海美术界
的回顾与前瞻”，他讲可以预见，将来
上海美术界的中坚，必定是上海美专
的那批学生。果不其然，后来陈逸飞，
夏葆元，王永强，魏景山，邱瑞敏他们，
真成了上海乃至中国美术界的中坚。
但是他从不肯提自己曾为人师，只是
客观评论这些学生的刻苦学习，以及
表现出来的天分。我偶尔提到，他会斥
之曰，靠学生之名来宣扬自己是没有
出息的。
他的性格低调，淡泊，自己刻的私

章“岂要浮名”，就是表达他内在的心
态。迷上了怀素的草书，他几乎每天要
写字，有时喜滋滋地叫我去点评，他讲
前几年的字与现在不能比拟。我慢慢
也看出门道来了，感觉他的字越来越
老辣，力透纸背，这功夫非一朝一夕所
能达到。

夫子年事已高，作为妻子，自然想
为他的艺术做一总结。但现在的人不是
看画，而是看名气的。专程从新西兰回
到上海，处理家中房子事宜的姐姐提醒
我，夫子的性格是有麝自然香，也并非
能够行得通，现在要靠吹嘘，靠炒作，靠
人气，否则画得再好也没有用。我把他的
有些作品放上一些艺术家网站。今天趁
他不在香港，与他在上海的一位学生通
话，想不到此位与陈逸飞做过同事的一
级雕塑师，'&余年未与他见面的学生，还
是记得这位老师的人品与画品。他告诉
我，夫子是当时上海素描油画顶尖的画
家，但是只注重专业，不喜钻营，不会趋
炎附势，我行我素。他还告诉我，夫子看
过的书多得不得了，他们帮他搬东西，
发现全是《鲁迅全集》，《罪与罚》，《约
翰·克里斯多夫》等等。

夫子的个性不是那类识时务者，
飞黄腾达的人他绝不会去攀附，而是
关注那些不幸落难的人。记得前年回
上海，代他去探访退休的上海美协书
记张云聘老先生，老人家告知，“文革”
期间他被打倒的时候患腿疾，是夫子
陪他去医院看病，他至今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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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礼物 !沈沈

思 恋 !海州子


